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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明 文｜
西仓古镇掠影

我在为《梦萦古皇山》排版时，发
现有关无锡西仓的文章中缺少配图，
总感到美中不足，于是，就想去西仓
拍些照片。

西仓，我30年前曾去过，感觉它
位置偏，想经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
雨，该是断垣残壁了。

那天上午7点钟，我由金城路右
转进入乡道，不远处就是蔡余生的烟
酒店，上次经蔡德新介绍已与他见过
一面。我停好车后，先向他了解民国
著名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创始人徐
枕亚（1889—1937）在西仓与陈佩芬
的情感纠结。巧得很，老蔡对这段历
史很清楚，因是与他家族有关。

先得从书法家蔡廷槐说起，蔡廷
槐（1830—1895），字筱泉、面三、荫
庭，号荫亭，别号古皇山樵，同治附
贡。蔡廷槐擅书法,尤精行楷，是晚清
著名书法家。钱基博先生为其撰写

《荫庭先生附铭竹先生家传》。廷槐
有两个儿子，长子瑞勋，幼子绳烈。
蔡瑞勋（1853—1904），字铭竹，号筱
庭，附生。蔡瑞勋有三个儿子，长子
长基，其女儿蕊珠嫁徐枕亚。次子隆
基，字君弼，太学生，生于光绪二年
（1876），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卒年30岁。隆基的夫人陈佩芬，娘家
是羊尖镇大户人家，生于光绪二年
（1876）。陈佩芬在夫君去世后与家
庭教师徐枕亚相恋，她比徐枕亚年长
13岁，时值清末，他们的“出格”行为
自然遭到全族人的反对。

难能可贵的是，蔡氏家族对徐枕
亚在西仓任教期间的工作持公允之
态，由人作媒，将蔡蕊珠嫁与他。蔡
蕊珠是蔡余生的堂姐，自小父母双
亡，由婶娘陈佩芬抚养成人。婚后，
徐枕亚带着妻子离开西仓，将与陈氏
的相恋化为《玉梨魂》。蔡蕊珠虽出
身名门，但温柔娴静，勤俭持家，夫妻
情笃意厚，惜天不假年，她不久就病
故了。蕊珠逝后，枕亚易名泣珠生，
撰《悼亡词》一百首、《亡妻蕊珠事略》

《蕊碎珠沉记》《杂忆》三十首、《鼓盆
遗恨集》等。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
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唐韦庄诗），
陈佩芬心中的情结无法解开，于1913
年香消玉殒 ，年仅38岁。她的儿子
如松生于1898年，肄业于中央法政大
学，曾任福建、浙江省官产处科员。

告别老蔡后，我来到西仓大桥，
映入眼帘的是一长溜6间临河木楼。
30年前，我曾在此拍照，当时是全木
结构，如今，已有水泥墙壁，铝合金窗
户夹杂其间。见大门开着，我想进去
拍照。这时，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老
妇人（租住户）紧走几步，“嘎吱”一
声，拒人门外。我扫兴而退。旧时街
镇上，临河店铺都是如此形式，一半
筑在河上，靠木桩支撑。在西仓古
镇，此类建筑物零星尚存。这房子土
改时分给马姓人家居住，因他们属于
商业户口，一直没有拆建，况且有人
居住，所以保存相对完好。

我继续沿着西仓老街由西向东
探寻。8点钟左右，走到蔡氏义庄时，
远远见一把铜锁散发着寒气。我不
死心，想从门缝中张望时，发现有个
联系电话。我拨通蔡先生电话后，他
说马上就到。移时，一个体态较胖的

壮汉骑着辆不匹配的小巧电动车赶
来。他边揩汗边开锁，打开门后自我
介绍说叫蔡建刚，是民间公益人士，
又一脸抱歉的表示有急事要办，让一
起来的老蔡先陪我。

从示意图上可以看到义庄是三
造形制，其主体建筑敦本堂，曾是西
仓大队的大会堂，凡大型集会、文娱
活动都在此举行。20世纪80年代，义
庄大部分拆毁，部分建材用于修复鸿
山铁山寺。余下房子因是供销社的
财产才幸免于难。后来，这些房屋卖
给了私人。现在，由民间公益人士王
华女士租下来，供游客免费参观，终
极目标是修缮后申遗。义庄中很有
价值的应是嵌在墙壁内的 3 块青石
碑，随着岁月的流逝，底下一块字迹
有些漫漶。据建刚说，家谱里对碑文
有记载。义庄里有拆迁户舍不得丢
弃的杂物，我挑选了几件少见的家用
杂具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只四角
形的竹篮与众不同，上面用红漆写
着：七九年七月立，蔡志霖。竹篮居
然还八成新，可见主人是多么节俭。

8点半左右，我从义庄出来，与匆
匆而来的建刚又匆匆而别，他说在街
尾的菜场等我。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排老式店
铺，古朴的木栅板上铁锁次第相挨。

一条小河与西仓河成直角交汇，
其实手中只要有竹竿，就可以一跃而
过这条叫更里河的小泾。河两岸都
是有些年代的房子，小泾活脱脱一条
水弄堂。驳岸石缝间不知名的花草
摇晃着小脑袋，把河水映衬得愈加灵
动。我正欣欣然，冷不丁河中卷起一
个半圆的水花，好响！我以为是住家
在扔垃圾，此时，东侧临河的窗户开
启处，露出一位老者饱经沧桑的脸，
她显然也是被水声惊动的。我问是
怎么回事？她说是鲤鱼消子。见我
惊奇的呆样，她指着西仓河说，你看
看。我扭头望去，有位老者驾一叶小
舟，在撒网捕鱼。附近，还有鸭子追
逐，戏水。蓦然回思，久违的江南水
乡，近在眼前。

我行走间的困惑：有圆孔的金山
石横亘在驳岸上，你属哪个码头的系
缆石？两个青础石砌在护墙路牙里，
你或许承压过木柱？丈余长的石头
静卧在蚕豆旁，你是乡绅之家的台阶
石？一对纹花的石栏杆置于窗前，你
该是大户人家的井栏吧？几扇窗格
靠在墙角，内宅的格子门为何在此？
合抱的石墩，主人在孔内植花，想当
年你支撑过厅柱；河畔的磨盘，云雀
在缝隙觅食，忆往昔你折磨过粮食。

诸物兄，我要把你们一一摄入镜头，
向农家乐民居的庄园主炫耀。

西仓河的尽头就是锡东大道，河
边建有电灌站，此处水面宽阔。对面
驳岸上，一个身穿牛仔裤的中年男子
悠然垂钓，高大的树木似撑开的遮阳
伞，鱼儿肯定喜欢如此环境。

右边就是菜场，我在建刚的办公
室与他再相见时，才知这里是他们一
群民间公益人士聚会之所，他们在这
里商讨如何保护西仓古镇，如何传承
氏族文化，如何以先导者的言行影响
大众，直至各级政府。

当我提出想查阅蔡氏族谱时，他
立刻打电话给同道王华，她在电话中
说要到十点钟才能赶到。因我的行
程安排较紧，只能后会有期了。9点
15分，我与建刚告辞，去寻找他推荐
的明代住宅。

我关注了附近的村标，得知这里
叫麻雀园，与之匹配的还有个乌鹊
泾，土不拉叽的村名饱含着历史的信
息。见屋后有民国时期的建筑，我兴
趣徒增，用手机频频拍照。谁知，古
老的建筑物云般涌出，令我目不暇
接。一栋楼房鹤立鸡群，上半身攀缘
藤蔓植物，下半身蚀剥粉墙本色，空
洞的窗户似无奈的眼睛，充满了沧桑
感。后来从建刚处得知，这里先后司
过粮库，诊所之职。

一排排圮坍壁倒的民居，从墙
壁，望砖残存的石灰粉饰上，可以断
定在集体种田时期，这里曾是闹猛的
粮库。如今，连燕子也不再光顾。在
一片静谧中，我逐屋搜索着零星的遗
存，从建筑物的结构分析，原居民当
属中产阶级。我凭借生活经验，想象
着生发在屋子中的人世间。

一丛月季从竹篱笆“红杏出墙”，
吸引了我，看旁边的门牌号码是中弄
205号。一只七石大缸倒扣在篱笆墙
旁，足以表明这里有人居住。我轻叩
紫红大门，无有回音。见朝西的侧门
开着，我怀有一线希望，趋前踏入，门
里有门，还是无人应答。

据后来听建刚介绍，现居住人叫
吴良毅，其爷爷吴羡官，吴羡官的母
亲是蔡家五房中人，因五房人丁不
旺，所以叫吴家来住。原先正房（清
朝建筑）供奉五房的祖先牌位，故称
长明堂。前排建筑（三间房和一个小
天井）是吴羡官在1946年建造的。听
说里面还有些老建筑和老物件，惜无
缘欣赏。也好，断臂维纳斯不是留下
遐想的空间吗？“一夜观尽长安花”似
乎也不完美。

河对岸有一排房子，北侧有一座
小桥，似曾相识。我想起老蔡送我到
外更里桥时，指着北侧的桥说，那是
里更里桥。呵！原来外更里桥头的
民居就是明宅。

我返回到窗户空洞的楼房边，转
道西仓街，朝西走了一会，约10点，就
找到了明宅。刚才路过时锁着的门，
如今门洞大开。我捷足迈入，一位老
哥哥正在翻晒杂物，见到不速之客有
点惊讶。随之，他的老伴走来，自言
自语地说，刚刚开门就有人进来，太
巧了！我连忙解释：我是来拍点照片
放入书中。她说又是出书，那你去拍
吧。一向眼钝的我，突然想起她就是

那个说鲤鱼消子的老阿嫂。
主人居住在南临街西临河的侧

厢，属于第一廗（dài），第二廗就是明
代住宅。两廗之间是天井。我记住
了建刚的提醒，先拍不可多得的纹花
瓦当和门楼砖雕。门楼几经运动，能
够完好保存下来，实属奇数。

大厅门槛呈马鞍形，地砖现龟裂
状，这是数百年来践踏的“成果”。厅
堂堆放着长台、春凳、八仙桌、圆台面
等杂物，角落里有拔秧矮凳。北侧4
扇落地板壁，后面还有两架屋。东侧
间门板、五斗橱、被头箱、旧棕垫杂
陈，还有一张先人摄于民国年代的照
片。西侧间蚕台上叠放十余只蚕匾，
另有痰盂、竹篮、拗手桶等生活用
品。幸喜的是古宅因有人居住，不至
于霉尘气扑鼻，但物品基本上蒙有陈
年灰尘。

或许主人不知明宅暗宅，所以我
没有询问，抓紧时间“咔嚓咔嚓”。望
着男主人等候的目光，我心满意足又
恋恋不舍地告辞，临走附上一句，到
时候送本书给你们。以此打消他们
认为我是骗子的念头。

10点20分左右，我途经义庄，发
现里面有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建刚
和老蔡，还有两位女士。建刚惊喜地
问，你还没有走？我说老房子太多，
绊住了脚，刚刚从明宅出来。他指着
一位女士：“这就是我刚才说10点钟
到的王华。”“哦！太好了，我正有新

的想法与你们谈谈，”我兴奋地说。
我想在《梦萦古皇山》中增加一

篇关于西仓的文章，他们说：“好呀！”
话题又转到了明宅，清光绪时，蔡氏
第二十七世孙焕廷，承五世家传习武
艺，义勇闻于乡，钦加五品衔，赏戴蓝
翎，授武举人。之后，大厅悬置金魁
匾额，门厅两侧架子上竖立刀、枪、
剑、戟等兵器。此厅称金魁厅。

11点钟，我与他们道别。我来到
蔡余生的小店，想与他打招呼时，家
人说他去竹园挖笋了。路东一湾池
塘边停着两辆电动车，两位女子跨下
车，脱去鞋袜，去水中摸螺蛳。我问
他们螺蛳多吗？回答说：“多，你来
吧。”我婉拒了她们的美意。

面对那树枝婆裟的倒影，那菜花
怒放的倩影，那摸螺农妇的侧影，我
将在西仓摸到的“螺蛳”一一梳理：义
庄的善举，明宅的遗存，民居的现状，
淳朴的民风，徐陈的悲剧，民间的公
益，我要把原汁原味的西仓——这颗

“螺蛳”献给诸君品尝。
感谢蔡建刚先生、王华女史提供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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